
一、引言

一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源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目前已经发展成为

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分工。建立在发达国家中的企业主

要专注于GVC的高附加值部分，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技术

水平以及要素禀赋等方面的不同，被锁定在GVC的低附加

值部分。我国企业的价值链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支配，绝大

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生产或提供附加值很低的产品

或服务，很难实现GVC的升级。目前我国在这种国际分工状

况中处于明显劣势，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来改善。

“以市场换技术”愿望的破灭导致我国不得不努力实现“转型

升级”。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

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我国取消外贸企业税收优惠等

一系列超国民待遇就可以得到印证。

目前我国产业发展过程技术滞后、创新不足，而且通过

吸引外资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目标并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

下，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实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

nology Sourcing OFDI）来不断缩小科技差距，培育我国生产

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弥补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不足，提高我

国的科技水平，进而实现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升级，

提高我国参与GVC的所得与福利。通过向技术水平较高的

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可以提高吸收技术溢出

的能力，从而获得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动我国技术进步

和在GVC中的升级。

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排名世界第三的对外投资大国，

此后，我国OFDI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在 2013年蝉联全球第

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 年再创新高，我国 OFDI 总规模达

1160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15.5%，仍居世界第三位。尽管

2014年中国没有成为净对外投资国，但 2014年对外投资和

利用外资两者的差值相较于 2013年的 274.16亿美元已缩减

至167亿美元，约减少了39.09%。

2005 ~ 2014年我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规模如下图所示

（根据历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数据整理和计

算）：

2013年，商务部再次对《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进行修订，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办法》的修订使企

【摘要】产业内附加值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基于目前我国出口产品以其低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GVC）中

处于低端环节，以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速较快这两个事实，本文选取1985～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以国

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解释变量，以国内产业附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

对上述三个变量做多元回归，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均对国内产业附加值呈正效应影响，即国内的

研发资本存量每提高1%，可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0.44%；另外，我国OFDI存量每提高1%，将带动产业附加值增长0.39%，

即我国通过OFDI可以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我国在GVC中的升级。为推动我国技术获取型

OFDI，本文从政府、企业等层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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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境外投资更加快捷

便利，促进了我国OFDI的规模增长和结构改善。然而，我国

的OFDI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高技术行业的投资规模占

比很小，技术寻求型投资还处于起始阶段，同时我国的OFDI

绩效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还有较大差距。另外，我国还要解

决放开企业对外投资限制后，投资风险防控和企业投资行为

规范等问题。现阶段，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研究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DFDI能否促进我国

技术进步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我国OFDI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背景下，以及我国迫切

需要进行GVC升级这一需求下，能否通过OFDI获取东道国

技术溢出并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从而实现我国的GVC升级？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

时，基本都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用“TFP”表示）来衡量技

术进步的程度和状况。TFP描述的是一个去除了土地、资本、

劳动等要素后的“余值”，但是这样度量的“余值”存在计算误

差，而且包含了一些没有识别的因素导致的产出增长，因此

它对于技术进步的衡量并不准确。此外，全要素生产率的计

算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该生产函数用于解释如

今复杂开放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本文中，

笔者将附加值统计体系创新性地应用到对外投资研究中，选

取产业内附加值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该指标不仅是技

术水平的直接体现，而且是一个能充分体现我国全球价值链

参与程度的指标，该指标还能体现出我国在GVC中所处的

位置，从其数值可以直观地了解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是否处于

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本文对国内三大产业的产业内附加值进行加总处理，并

通过查找数据资料得到我国的OFDI存量以及国内研发资本

存量。本文所有数据截至 2014年，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

分析，基于我国力求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上不断升级这一视

角，探究我国通过OFDI能否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以提

升我国的科技水平，从而进一步讨论OFDI能否带动我国在

GVC中的升级。

二、文献综述

1. 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治理（Value Chain Gover⁃

nance）一词是由Oerem（1994）提出的；Gereffi（1999b）阐述了

全球商品链理论；Humphrey和 schmitz（2000）提出了价值链

治理的定义；Baldwin（2006）将运输成本的下降和通信技术的

发展这一过程概括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两次“解绑”：第一次解

绑出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第二次解绑则发生在生产者

之间；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的研究同样对生产

中不同环节的外包成本进行了区分，并进一步考虑了规模经

济效应，以解释禀赋结构和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间的分工格

局；Costinot等（2013）则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价值

链上的分工决定因素。

国内很多学者如张辉（2004、2006）、郭亮（2007）、梁军

（2007）、邬关荣（2007）、卜国琴（2006）等研究了GVC下各地

区的产业升级模式。陈爱珍等（2011）研究了决定我国装备制

造业在 GVC 中所处位置的因素；廖泽芳（2013）以 WTO-

OECD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

中的价值链地位进行了分析；鞠建东（2014）将价值链结构测

度方法与实际数据相结合，对当前GVC上各国所处的位置

进行了定量描述。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Kogut和Chang（1991）

最早研究了OFDI的技术获取动机，认为开展OFDI的一个

重要动因是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Lichtenberg和Pot⁃

telsberghe（2000）以美国、日本等 13个OFDI大国为样本，研

究证实了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获取其先进技术从而促

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可能性；Bitzer和Kerekes（2009）以及Di⁃

erk Herzer（2010）的研究均得出不同国家之间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王英、刘思峰

（2008）利用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模型，发现通过OFDI产生的

技术溢出并没有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周春应（2009）基于我

国 1991 ~ 2007年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我国OFDI存在显

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欧阳艳艳（2012）得出技术溢出效应

在新兴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大到小的结论。胡小娟

（2015）基于面板模型检验，认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

资技术溢出效果显著，但是流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并没有带来

正向的溢出效应。

3. 附加值贸易。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提出

了“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的概念，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

的范围从最终产品、中间投入品等实物扩展至附加值创造的

每一个环节。附加值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被创造，并通过国

际贸易在价值链网络中传递，进而又形成了“附加值贸易”

（Value-added Trade）的全新概念；Benedetto和 John（2012）就

学术研究工作显示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包含很大一部分非

中国附加值对美中贸易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Neil Foster-

McGregor（2013）提供了中间品贸易中将贸易附加值分解成

国外和国内两部分的方法；Chin-Yoong Wong等（2014）研

究了亚洲是否应对中国扩张感到焦虑，结果显示：通过中国，

亚洲发达国家有了更加细分的生产结构，与中国的中间品贸

易中包含更高的国内附加值。

国内学者中，杨宝三（2002）提出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

品有利于企业经营实现集约化发展；韦倩清（2013）研究发

现，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呈现的一个特点是零部件贸易比重

高；王岚等（2014）利用增加值贸易数据分析了1995 ~ 2009年

中美双边贸易及贸易利用分配，发现中美贸易失衡在传统贸

易统计中平均被高估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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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献评述。GVC研究综述主要涉及GVC定义的形成

过程、驱动机制、治理模式以及产业升级这几部分内容。

在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文献中，国外的学者

大多以某一类投资国为样本，如投资大国、发展中国家等，他

们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在溢出效应存在与否

以及效应的大小等问题上是有差异的。国内的学者基本都以

具体国家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部分学者

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其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

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而有的研究结果却刚好相

反；还有部分研究侧重于不同投资区位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

在与否以及与效应大小的关系。此外，国内外的研究基本都

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而在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

却没有较大的创新。

附加值贸易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对附加值贸易的研究

涵盖了GVC发展的背景、对贸易的影响、附加值贸易测度方

法及实证研究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丰富了附加值统计方法

的应用，为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提供了参考和建议，但

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研究整体框架体系还不够健全，附加值这

一新的统计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本文将附加值统计体系应用到OFDI研究中，选取产业

内附加值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并选取了1985 ~ 2014年

的数据进行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研究，进而研究OFDI与

我国GVC升级的关系。

三、变量的选取和数据处理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选取国内产业附加值为被解释变

量，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OFDI存量为两个解释变量。国内产

业附加值能够体现我国的产业转型情况，以及所处的价值链

环节的位置，拥有产品生产的垄断技术致使产品很难在中国

以外的地区生产是使附加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可见国内产业

附加值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因此，本文选取此变量

来衡量技术进步情况。技术进步或来源于本国的自主创新，

或来源于OFDI过程中对国外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本文选

取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来测度自主创新水平、选取OFDI存量

来测度通过投资渠道的技术获取情况。

1. 国内产业附加值。产业附加值是指生产的最终成果，

表现形式是货币，表示一种余额的概念，用最终产品的总价

值减去在产品制造流程中耗费的或者转移的价值，是生产过

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本文应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5 ~ 2014年的数据，对第

一产业附加值、第二产业附加值和第三产业附加值进行加

总，得到我国国内的产业总附加值，用V代表。数据来自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2.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

公式为：

其中： 表示第 t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表示第

t-1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t表示第 t期的国内实际研发

支出；δ表示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在本文中，我们将δ取
值为 5%，因为之前大多数学者也是以这个折旧率来进行计

算的。

借鉴Griliches在其文章里提出的计算基期研发资本存量

的方法，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 1985 年（基期）的研发资本

存量：

其中：g为 1985 ~ 2013年间每年研发经费支出对数平均

增长率，经过统计计算，g为 3.5%；δ是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

率，这里按照 5%来计算。这样，就得到了以 1985年为基期的

1985 ~ 2014年间的研发资本存量。

3. 我国 OFDI 存量。我国商务部从 2003年才开始统计

OFDI 的数据，本文 OFDI 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

（UNCTAD）网站。该网站提供了各国OFDI的存量数据，采

用国际统一口径编制，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整理得

到我国1985 ~ 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最后，我们将OFDI数据与前两部分整理计算的国内产

业附加值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两个数据变量加以整理，数据

结果见下页表1。

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

1. 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用于说明我国技术进步程度的

国内产业附加值在本文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用V表示；国

内研发资本存量为第一个解释变量，用S表示；我国OFDI存

量为第二个解释变量，用OFDI表示。将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取

对数。

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lnV=β0+β1lnS+β2lnOFDI （3）

2. 变量检验。

（1）单位根检验。为了消除伪回归问题，首先对上述三个

变量做平稳性检验。使用Eviews 6.0对各个对数变量的原始

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一阶差分在1%的

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2）协整检验。通过上述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三个变量

自身都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前提。下面利用EG两步法对

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表 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nV

lnS

lnOFDI

差分次数

1

1

1

ADF值

-3.75781

-3.34673

-3.35234

5%临界值

-2.97185

-2.97185

-2.97185

1%临界值

-3.68919

-3.68919

-3.68919

结论

I（1）∗

I（1）∗

I（1）∗

Sd
t - 1Sd

t

Sd
t =（1-δ）Sd

t - 1 +RDt （1）

Sd
1985 =R&D1985/（g+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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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结果表明：前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所以，三个变量均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且存在协整关

系，可以进行多元回归，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3. 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利用Eviews软件计算出国内产业附加

值（V）、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和OFDI存量（OFDI）的描述

性统计量的数值，如表4所示：

根据P值可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三个变量序列均不

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方法是最小二乘法

（OLS），实证计算中，使用 Eviews 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各

个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系数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得到：

lnV=5.37+0.44lnS+0.39 lnOFDI （4）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调整R2为 0.970786，说明模

型对于样本数据的拟合情况比较好。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05，从表 5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 S和OFDI对

应的P值分别为 0.0042和 0.0015，即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

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S和OFDI都在95%

的水平上显著地影响被解释变量V，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线

性关系。这就说明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国内的研发资本

原假设

不存在协整关系

原假设

不存在协整关系

T统计量

37.43547

Max-Eigen

20.09101

0.05标准值

35.19275

0.05标准值

22.29962

p值

0.0282

p值

0.0488

表 3 变量协整检验结果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国内产业附加
值（V）

7708.829

8570.134

10040.08

12320.94

13980.25

16012

18021.58

21090.03

25843.43

35325.46

44249.5

71173.95

78972.89

84401.23

89676.28

国内研发资本
存量（Sd

t ）

669.41

701.24

740.21

792.70

865.37

947.54

1059.62

1204.67

1392.44

1629.08

1896.32

2205.98

2604.84

3025.72

3553.34

OFDI存量

9.00

13.50

19.95

28.45

36.25

44.55

53.68

93.68

137.68

157.68

177.68

198.82

224.44

250.78

268.53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国内产业附加
值（V）

99216.31

109655.4

120334.3

135823.5

159877.4

184938.4

216312.3

265815.9

314035.5

340903.9

401513.7

473120.9

519462.9

568865.6

636463.0

国内研发资本
存量（Sd

t ）

4271.34

5100.26

6132.89

7365.87

8963.91

10965.68

13420.50

16459.71

20252.75

25042.22

30852.69

37997.06

46395.61

55922.43

66526.31

OFDI存量

277.68

346.54

299.00

332.00

448.00

572.00

906.30

1179.10

1839.70

2457.60

3172.10

4247.80

5319.40

6604.80

7764.80

表 1 我国历年国内产业附加值、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以及OFDI存量

注：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网站。V和 Sd
t 数值单位为亿元，OFDI数值单位为亿美元。

统计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统计量

p值

V

169457.5

9446.29

636463

7708.829

185779.5

1.185287

3.200214

7.074839

0.029091

S

12631.92

3912.34

66526.31

669.41

17798.39

1.733287

4.991915

19.98108

0.000048

OFDI

1249.383

273.105

7764.8

9

2087.452

1.955433

5.68368

28.12126

0.000001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5 我国OFDI对产业附加值V的回归结果

变量

C

lnS

lnOFDI

R2

调整R2

回归的标准误差

残差平方和

对数似然估计

F统计量

系数

5.370045

0.436201

0.390792

0.970786

0.968622

0.245741

1.63049

1.116595

448.6105

标准误

0.582896

0.139355

0.110327

被解释变量均值

因变量标准差

赤迟信息准则

贝叶斯信息准则

汉南—奎因准则

D-W统计量

T统计量

9.212702

3.130132

3.542113

P值

0

0.0042

0.0015

11.29345

1.387286

0.12556

0.26568

0.170386

0.16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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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每增加1%，就会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44%；另外，在

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我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 1%，就会带

动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39%。以上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表明，我

国OFDI存量以及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都对我国科技水平的提

升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从回归系数来看，国内研发资本对技

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比OFDI的效果更强一些。

（3）稳健性检验。用 Stata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 6可以看出，残差、标准差都非常小，表明模型很稳

定；拟合优度R2为0.9708，说明模型和实际值的拟合度很高。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实证结果不会随着参数设定的改变而

发生变化，证明了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定的。

五、结论

本文以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根本线索，利用

1985 ~ 2014年的数据加以整理和测算，针对OFDI对我国国

内产业附加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

如下：

开展 OFDI 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提升效果，

OFDI是一个掌握国外领先科技的重要途径。从回归系数可

以看出，OFDI对我国产业附加值具有正向影响，即OFDI存

量的增长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根据实证检验的

结果得到的等式（4），说明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研发资本

存量每增加1%，就会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44%；另外，在

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我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 1%，就会带

动产业附加值增长约 0.39%。以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

OFDI存量以及我国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两者均对我国产业

附加值的提高即技术进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对比两者的回

归系数，O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比研发资本存量要差

一些。可见，我国的技术进步不仅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同时还

需要通过开展OFDI促使本国企业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这说明我国运用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不够显著，

而且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比较大

的技术差距，我国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寻求OFDI来缩小技

术差距，投资目的地为技术领先的国家或地区，并且通过

OFDI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技术和

经营水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可以依

靠主动的对外投资来打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在价值链低端环

节的锁定，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可以使我国快速地向价

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规模

的价值增值，进而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六、政策建议

扩大我国OFDI规模的最终目的是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

的技术进步，提升我国在GVC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为了不断扩大吸收海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我国应积

极获取全球技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在国际分工中占领

GVC的高附加值部分。这需要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和企

业自身的不断努力。

1. 政府层面。

（1）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有关OFDI的政策。首先，应该加

强与发达国家关于OFDI和技术贸易等方面的合作，通过谈

判不断使发达国家放宽针对我国对其投资以及技术贸易的

管制。其次，应针对OFDI流程规范政策框架体系，为海外投

资提供包含方方面面的支持业务。从而确保企业的海外投资

得以顺利进行，不会触犯东道国的法律规范，而且投资策略

适合东道国市场，在东道国能获取很好的收益以及高质量的

技术溢出。

（2）建立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我国技术进步不仅

依赖对外投资，还很大程度上依靠本国的自主研发和创新，

研发和创新决定了母国的吸收能力。母国的吸收能力越强，

越能够有效地学习东道国的技术，并将新技术与母国的生产

经营活动相结合，增加产出，推动技术进步。从本文实证部分

可以看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提高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提升

效果。此外，提高自主研发水平，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吸收

其他国家逆向技术溢出的能力，能将新技术纳入生产经营活

动并加以有效利用，进一步增强本国的科技和创新实力。政

府应增加研发支出，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鼓励和支

持企业在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并且不断强化我国

的知识产权保护。

（3）政府对重点扶植的产业和研发项目进行支持。与发

达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我国企业竞争力还很弱，所以全球

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垄断，

因此，政府有针对性地扶植和支持高附加值部分生产程序的

企业就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应对重点扶植的产业和研发项目

进行支持，将人力、资金集中用于培养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型

企业，这样扶植起来的企业和产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技

术优势。

（4）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总结以往我国企业OFDI实践的

经验，国家应出台一系列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制定有利于

全局和未来的投资战略规划；广泛采取一些类似免税等财政

政策；对海外研发费用给予经费支持，建立专项信贷基金。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F（2，27）

Prob>F

lnV

lnS

lnOFDI

C

系数

0.4362009

0.3907911

5.370044

519.73

0.0000

标准差

0.1380558

0.1047588

0.6042384

残差

3.16

3.73

8.89

R2

RootMSE

t

0.004

0.001

0

P>|t|

0.1529338

0.1758438

4.13025

0.9708

0.24574

95%
置信区间

0.7194681

0.6057384

6.60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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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层面。

（1）改进企业进入模式。企业的跨境进入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包括合资、国际并购、新建、联盟等模式。企业为了最大

限度地获取技术溢出，可以综合考虑各种进入方式的利弊，

分析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从而确定适合自己的进入方式，

并且加大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我国技术获取型的OFDI企业

应该充分了解这些模式的特点和运作要求，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选择最有利于企业在海外长期发展的进入模式，并且积

极地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2）加强企业的技术嵌入能力。企业需要在海外投资过

程中逐步嵌入东道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如美国的硅

谷等产业集群，从中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首先是加强与被投

资国的合作，尽可能地使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在经营机制、管

理架构等方面保持一致，并且充分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时

刻把握当地的经济政策；其次是实行人才当地化策略，在一

些研发部门高级管理层等位置应雇佣优秀的东道国员工，通

过本国员工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母国科研和管理能

力的提升。

（3）提升企业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这是通过OFDI获取

技术溢出的决定性因素。提升吸收能力的关键有两点：一是

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科学合理地设计员工的奖励制度和工

作流程，为员工提供定期的培训。加强员工的内部交流，可以

丰富其自身知识储备、工作经验等，提高员工的个人吸收能

力。二是建立共享的学习机制，通过交流和学习，大家可以从

中收获新的能力。

（4）企业应处理好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技术与自主研发的

关系。目前由于企业的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国际并购，导致自

主研发被忽视。而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是增强吸收能力、提

升科技实力的关键。企业在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时，仍需要

加大研发投入，不能仅仅盲目地依靠投资和并购，而应通过

一系列措施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效率。

3. 其他方面。

（1）做好针对OFDI的服务工作。相关机构应做好关于被

投资国市场环境、国外企业研发实力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

企业提供充分的法律、财务等信息支持；商会等组织机构应

发挥作用，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其通过沟通和签订

条约，争取获得被投资国的政策优惠。

（2）完善OFDI保险制度。明确OFDI保险的保险额度、

涉及范围、赔偿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控制好海外投资企业面

临的各种资产、合同、当地局势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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